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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规模语言调查的成就与启示∗

曹 志 耘

提要　 大规模语言调查是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近百年来，我国开展了多次大规模、总体性的

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也存在一些缺憾。 文章在

搜集筛选各种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了历次大规模语言调查的简要情况，重点介绍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展的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的背景、任务及成果，辑录了汉语方言

普查所形成的综合性成果。 然后，主要根据全国语言方言普查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归
纳出了大规模语言调查的几点启示：１）顺势而为，准确定位；２）统筹规划，规范实施；３）整理

利用，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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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况

本文所说的“大规模”调查是指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全国或大部分地区的语言方言开展的

调查。 “语言”调查是指对语言方言本体进行的调查，不包括对其分布、使用情况等的调查。
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扬雄就已记录整理了各地方言词语，历 ２７ 年编成《輶轩使者绝代

语释别国方言》一书，收录 ６７５ 个方言词条（近 ２０００ 个方言词）。 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有关政府

机构、专家学者对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开展了各种不同目的、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

调查研究。 其中包括多次大规模、总体性的调查，现把其简要情况整理如下。
１．１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可以说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第一人，他的《中国音

韵学研究》所研究的汉语方言有 ３４ 种（日译汉音和吴音按两种计），每种都有 ３０００ 多个字音

材料，“方言字汇”卷列表收录了 ２６ 种方言 １３２８ 个例字的字音对照。 在以上方言中，有 １７ 种

是他本人于 １９１０ 年 ５ 月至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间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调查的，即：归化、大
同、太原、文水、太谷、兴县、平阳、凤台、兰州、平凉、泾州、西安、三水、桑家镇、开封、怀庆、固始。
其余 １７ 种是根据有关字典或西方传教士收集的材料整理的。 尽管高本汉的调查区域局限于

北方地区，调查点也比较有限，但在他那个时代，仍然称得上是大规模、系统性的调查了（支建

刚，２０２１）。
１．２ 赵元任和中研院史语所方言调查

１９２７ 年，赵元任先生开始调查吴语。 自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４６ 年期间，赵元任以及中研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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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所的罗常培、李方桂、杨时逢、丁声树、吴宗济、董同龢等先生先后对江浙沪（１９２７
年）、两广（包括海南，１９２８—１９３０ 年）、陕南（１９３３ 年）、皖南（１９３４ 年）、江西（１９３５ 年）、湖南

（１９３５ 年）、湖北（１９３６ 年）、云南（１９４０ 年）、四川（１９４１ 年和 １９４６ 年）等 １２ 个省市部分地区的

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出版了部分调查成果，例如《现代吴语的研究》（１９２８ 年）、《湖北

方言调查报告》（１９４８ 年）、《关中方音调查报告》（１９５４ 年）、《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汉语部分）》
（１９６９ 年）、《湖南方言调查报告》（１９７４ 年）、《四川方言调查报告》 （１９８４ 年）。 其中《湖北方

言调查报告》收录了 ６４ 个县的方言语音材料，并将全省方言进行比较研究，绘制了 ６６ 幅方言

地图。
据《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序”，开头几次调查“都是注重几个代表语的较详细的记录，所用

的例字表较长而所调查的地方较少。 到二十四年春本所拟了一个全国方言调查的总计划，打
算由少数人在几年之内，给全国方言做一个粗略的初次调查，并且灌制全国的代表音档，所调

查的地方要多到能够画得出方言地图来，每处所调查的材料要少到能够在几年之内就完成这

计划。”可见，史语所后来的计划是要做全国范围的调查，并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 由于历

史的原因，这项调查最终未能覆盖全国，成果也未能全部出版。
１．３ 全国语言方言普查（详见本文第二节）
１．４ 新编地方志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开展新编地方志的工作，至 ２０ 世纪末共编纂省、地、县三级志

书约 ６０００ 部，此外还有大量的乡镇志、专业志等（郁文，１９９９）。 在新编地方志中，有相当一部

分含有“方言卷”或相关内容，有些地方还编写出版了单行本的方言志（少数民族语言方面的

情况不详，暂略）。 新编地方志工作由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全国层面并无统一的规范要求，各
地基本上是根据方志部门的意见和专家的意愿自行编写，不过大多会包括方言的语音系统和

常用词语等基本材料。 尽管未能采取统一行动，缺乏统一规范，成果也是详略各异，良莠不齐，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实际上仍然构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和汇编。 遗憾的是至今尚无这

方面的统计数据，也没有将这批成果进行汇总利用。
１．５ 《中国语言地图集》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签订协议，合作编写《中国语

言地图集》。 在李荣先生等人的领导下，经过 ５ 年的调查编写，于 １９８７ 年出版了《中国语言地

图集》，包括 Ａ（综合）、Ｂ（汉语方言）、Ｃ（少数民族语言）三组共 ３６ 幅彩色地图，每幅地图还配

有相应的文字说明。 据该书“序”：“图集的材料主要依据中国学者以及海外学者近几十年，特
别是近几年大规模调查和仔细研究的成果，也参考利用了前人的一些有关的著作。”这里提到

的“大规模调查”是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组织的、各地学者参与的、
以语言方言分布分区为目的的调查。 这种调查是针对已有知识的补充、核实和完善，因此根据

各地区、各语言方言的具体情况而详略不同，调查内容也没有统一的条目。 但由于要反映中国

所有语言方言的分布分区状况，因此必须要了解掌握或重新调查每个县的情况，涉及的地点是

相当全的。 ２０１２ 年，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２ 版），地图增至 ７９ 幅。
１．６ 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

“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于 １９８５ 年底立项，是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由陈章

太、李行健两位先生牵头，全国汉语方言学界近百人参加。 该项目对我国长江以北和西南地区

２３ 个省（区市）的 １０６ 个汉语方言点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当地概况、语音系统和 ３２００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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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词语，调查过程历时一年半。 经过整理、校对和编纂，著为《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５ 卷），由语文出版社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出版。 全书收入 ９３ 个点的材料，包括音系、同音字表、
２６４５ 条词语和 ６３ 幅方言地图。 从项目启动到书稿完成历时 ６ 年，到成果出版历时 １１ 年（胡
士云，２０２１）。

１．７ 《汉语方言地图集》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汉语方言地图集”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和北

京语言大学“十五”规划项目，由笔者牵头，国内外 ３４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 ５７ 名研究人员参与。
经过长达 ４ 年的实地田野调查，共完成全国各地方言调查点 ９３０ 个（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

点），发音人基本上是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包括单字、词汇、语法共计

１００５ 个条目，收集到 １００ 多万条第一手方言资料。 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

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 所有调查材料经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 ９３０ 个调查点的

“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绘图软件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 根据调查结果，从全

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 ５１０ 个地图条目，绘制成 ５１０ 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分为语

音、词汇、语法 ３ 卷，其中语音卷 ２０５ 幅，词汇卷 ２０３ 幅，语法卷 １０２ 幅。 全部工作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完成，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语方言地图集》。

１．８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项目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领导实施。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项目在江苏省开展试点调查工作。 随后几年，上海（２０１１ 年）、辽宁（２０１１ 年）、北京（２０１２
年）、广西（２０１２ 年）、福建（２０１３ 年）、山东（２０１３ 年）、河北（２０１３ 年）等省（区市）也相继启动。
项目计划对全国各县汉语方言、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常用语音词汇语法现象、日常话语、地方普

通话等进行实地调查，并采用先进的录音设备和技术进行录音，建设“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

库”。 ２０１５ 年，随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启动，有声数据库项目也一并纳入语保工程。 至

语保工程启动时，有声数据库项目共完成江苏等 ８ 省（区市）１６４ 点的调查工作，江苏省还编写

出版了《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１９ 册）。
１．９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在国务院领导指示下，由国家财政支持、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的重大语言文化工程，是继 １９５６ 年开展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

查以来，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全国性、大规模的语言方言调查工作，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语言资源保护项目。 语保工程于 ２０１５ 年启动，一期任务于 ２０１９ 年底顺利完成。 共完成 １７１２
个调查点，其中包括 １１３４ 个汉语方言点，３２４ 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１５２ 个濒危少数民族语

言和汉语方言点，１０２ 个语言文化点。 调查范围涵盖全国所有省（区市）、１２３ 个语种及其主要

方言，调查内容包括各语言方言的概况、语音、词汇、语法、话语、口头文化等内容（汉语主要包

括 １０００ 个单字、１２００ 条词汇、５０ 个语法例句以及口头文化材料，民族语主要包括 ３０００ 条词

汇、１００ 个语法例句以及口头文化材料），形式包括文字、音标、音频、视频、照片等，调查对象包

括老年男女、青年男女以及多名口头文化发音人。 调查收集到 １２３ 种语言和全国各地方言的

原始语料文件数据 １０００ 多万条，其中音视频数据各 ５００ 多万条，总物理容量达 １００ＴＢ，建成世

界上最大规模的中国语言资源库和采录展示平台。 同时编写出版了《中国语言资源集》 （分
省）、《中国濒危语言志》（５０ 卷）、《中国语言文化典藏》（５０ 卷）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语保工程二期于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期间实施，将对一些持续濒危的语言方言开展调查，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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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收集的语言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加工，并对现有的数据平台进行改造升级。
表 １　 我国 ２０ 世纪以来大规模语言调查概况

简称 时间 组织主持 调查地区
调查
点数

发音人
出生年代

音像 目的 主要成果

高本汉
调查

１９１０
｜

１９１１
高本汉

晋陕甘豫
部分地区

１７ 推测为
１８９０ 年以前

无 学术 方言字汇

史语所
调查

１９２７
｜

１９４６
赵元任、
史语所

江浙沪等 １２ 省
（市）部分地区

６６５ 多为 １９００—
１９２０ 年之间

部分
录音

学术
调查报告
６ 种

普查
１９５６
｜

１９５９

高教部、
教育部、
中科院

全国
汉 １８００
民 １５００

推测为
１９３０ 年前后

无
推广

普通话
创立文字

学话手册、
调查报告、
民语简志等

新编
地方志

２０ 世纪八
九十年代

省地县
方志办

全国 不详 不详 不详 存史
地方志里方
言部分

中国语言
地图集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７
中国社科院

李荣等
全国 未详 不详 不详 学术 地图集

北方话
调查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１
陈章太、
李行健

２３ 省（区市） １０６ １９０３—１９６８ 部分
录音

学术、
应用

调查报告
５ 卷

汉语方言
地图集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
曹志耘

全国汉语
方言地区

９３０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录音 学术
数据库、地
图集 ３ 卷

有声
数据库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国家
语委

江沪辽京桂闽
鲁冀部分地区

１６４ 老 １９４１—１９５０
青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录音

抢救保存
语言资源

纳入语保工
程

语保
工程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教育部、
国家语委

全国 １７１２ 老 １９５１—１９６５
青 １９８１—１９９５

录音、
摄像

抢救保存
语言资源

资源库平台、
资源集等

２． 全国语言方言普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我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这也是我国历

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语言方言普查。 这次普查距今已过去 ６０ 多年，许多当事人已离开人世，
健在者则多已年过九旬，大部分原始调查资料和成果初稿长期散落各处或已亡佚，整理出版的

成果十分有限。 因此，历史的真实面目已变得模糊不清。 在本节里，我们通过搜寻各种相关记

录、查阅所能见到的原始书稿、向亲历者咨询求证等，力图拼凑勾勒出一个相对完整的面貌，以
供大家参考。

２．１ 汉语方言普查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６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会同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组织各地师范学院和大学语文系的力

量，在 １９５６ 年和 １９５７ 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调查工作。 各省教育厅应该在 １９５６
年内，根据各省方言的特点，编出指导本省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汉语方言普査工作的指示》，要
求：“在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两年内把全国各地的汉语方言普查完毕。 调查以市、县或相当于县的行政

区域为单位，每一单位为一个调查点（以市、县人民委员会所在地的方言为调查对象）。”“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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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普查以帮助推广普通话为目的，着重调查语音（声、韵、调的系统，音值跟北京语音的对

比），同时调查一部分词汇和语法特点。 这次调查还是初步的，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待以后

再做。”“调查所得材料，必须结合实际，应用于本地各级学校的普通话教学，并且要把方音和

北京语音的对应规律及学习方法编写成书。”
关于本次汉语方言普查，政府部门或学术界并未留下一份全面具体的总结报告（至少没

见到过）。 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记录是吕叔湘先生于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发表在《人民

日报》上的《谈谈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吕先生指出（括号里的阿拉伯数字为笔者所加）：“这
次方言普查以当时的县及相当于县的行政单位为调查点，共有一千八百八十点（１８８０）。 经过

两年来的努力，已经调查了一千八百二十二点（１８２２），写出了方言调查报告一千一百九十五

种（１１９５），学习普通话手册三百零七种（３０７）。”
随后，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丁声树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

议上作了一个关于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发言，后以《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

些意见》为题发表在《新建设》１９６１ 年第 １ 期（《中国语文》１９６１ 年第 ３ 期转载）。 丁先生指出：
“到 １９５８ 年秋季，全部方言普查工作基本上完成了。 调查了 １８００ 多点，写成的调查报告将近

１２００ 份，根据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编写的方言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话的手册 ３２０ 多种

（其中正式出版的有 ４０ 多种）。 ……从 １９５９ 年起，各省区又依照教育部的指示，根据普查材

料编写本地区的方言概况。 就目前（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初）了解到的，有八个省区的方言概况已经

编写完成。”
另据詹伯慧（１９８０）：“当时全国除西藏外有县（市）数目 ２２９８，已普查汉语方言 １８４９ 点；各

省（自治区）随后编出 ３００ 种以上的‘学话手册’（或‘✕✕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其中已由各

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有 ７２ 种；各省（自治区）编出的‘方言概况’一类综合性调查报告有 １８ 种。”
又据王福堂（２０１０：４１）：“１９５６ 年方言普查工作在全国各省区汉语地区展开，１９５８ 年基本完

成。 两年多时间里，总共调查了大陆 １８４９ 个市县的汉语方言。 １９５９ 年起工作转入总结阶段，
编写了调查报告近 １２００ 种，学话手册 ３００ 余种，各省区的方言概况 ２０ 种（计有河北、辽宁、黑
龙江、内蒙古、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福
建、广东、广西等）。”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暂且把有关数据归纳为：共完成 １８００ 多个点的普查，编写学习普通话

手册 ３００ 多本，单点方言调查报告约 １２００ 份，省区方言概况约 ２０ 种。
２．２ 少数民族语言普查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５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第（五）条为：
“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

字。”１９５４ 年 ５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文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

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指出：“几年来由于少

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现在迫

切要求解决文字问题”，“对于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根据他们的自愿自择，应在经

过一定时期的调查研究之后，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或帮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

用的文字。”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我国举行了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 会议制定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

·６５７· 中　 国　 语　 文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十二年远景规划，计划在两年内对少数民族语言开展普遍调查，在两三年内

为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方案。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各少数民族创立和改

革文字方案的批准程序和实验推行分工的通知》，明确要求“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负责作出创立和改革文字的初步设计。”
为完成上述指示任务，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

语言研究所组建了 ７ 个调查工作队，共计 ７００ 多名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者和工作者，于 １９５６ 年

五六月间赴 １６ 个省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工作。 至 １９５９ 年，共调查了 ４２ 个民族的语言，
收集了 １５００ 多个调查点的语言资料，基本上了解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文字的种类、分
布和使用情况。 在此基础上，为壮、布依、黎、侗、苗、佤、哈尼、傈僳、纳西、彝 １０ 个民族设计了

１４ 种拉丁字母拼音文字方案，之后又陆续设计了载瓦、土、羌 ３ 种拼音文字方案，帮助傣、拉
祜、景颇、彝 ４ 个民族改进了 ５ 种文字方案。 在语言调查研究方面，２０ 世纪 ６０ 至 ８０ 年代陆续

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５９ 种），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专

著和民汉词典，发表了少数民族语言概况类论文 １００ 多篇（尹虎彬，２０１９：１７－１８）。
不过，据孙宏开（２０１５）：“收集的语言资料初步统计约 １６００ 多个点。 每个点一般有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个常用词，整理出一套音位系统，包含一套语法体系的数百个语法例句。 部分调查点还

记录了长篇语料。 摸清了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语言的分布、使用人口和使用状况、结构特点、内
部差异、与周围民族语言的关系等等。”“自 １９５６ 年起至 １９５８ 年，在国家民委领导下，为 １１ 个

民族创制了 １５ 种文字。”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但大体相同。
２．３ 汉语方言普查成果辑录

汉语方言普查的基本成果即上文所说的“学习普通话手册 ３００ 多本，单点方言调查报告

约 １２００ 份，省区方言概况约 ２０ 种”。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系统性的方言普

查，这批调查材料和成果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 其中，“学习普通话手册”已完成历史使命；
“单点方言调査报告”无疑是很有用的，但除了个别地区（如广西）还有所保留外均已不知所

终，搜集难度很大；“省区方言概况”类成果是在全面普查基础上编写的整个省（区市）的综合

性、研究性成果，应该是最有价值的。 正如詹伯慧（１９８０）所说：“这一批方言普查的成果，对于

进一步深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也是很宝贵的资料。 拿上、下两大册字数近一百多万的《福建

省汉语方言概况》来看，其材料之丰富，在闽方言研究史上可谓空前。”
１９７９ 年，宋学先生曾就汉语方言普查的资料保管保存、各类成果编写出版等情况，向全国

２６ 个省（区市）的教育部门和有关专家做过一次书面调查，调查结果发表在《语文现代化》
１９８０ 年第 ２ 辑上。 尽管存在不全面和不准确的问题，但这可能是现存最详细的一份材料了。
关于“省区方言概况”类成果的数量，丁声树（１９６１）说是 ８ 种（截至 １９６０ 年底），詹伯慧

（１９８０）说是 １８ 种，王福堂（２０１０）说是 ２０ 种。 宋学（１９８０）文中可能是沿用了丁声树先生的数

据，也说是 ８ 种，不过他在表里列出的“方言概况”“方言概要”“语音概况”等书稿却远不止 ８
种，其中题署时间为 １９６０ 年及之前的书稿也不等于丁先生提到的那 ８ 种。 在该表里，他还列

出了各省（区市）的县（市）数、实际调查点数、原始材料保存情况等。 近年来，我们主要以宋学

先生的材料为基础，对“省区方言概况”类成果的相关情况做了力所能及的补充、核实，结果是：
“省区方言概况”类成果共涉及 ２１ 个省（区市），有 ２０ 项成果（江苏省和上海市合为 １

项），其中 １４ 项为全省方言概况、概要类，６ 项为全省方言语音概况、音系汇集类（不过河北、湖
北虽名为“方言概况”，实际内容主要也是语音）。 这 ２０ 项成果中，已正式出版或发表的有 ４

·７５７·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项：《河北方言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年）、《内蒙古自治区汉语方音概况（一）》（《内蒙

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１９６３ 年第 ２ 期）、《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 年）、《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６０ 年第 ３ 期（专号））。 其余 １６ 项均

为石印、铅印、油印、手抄的形式。 鉴于相关信息散乱残缺，出入和矛盾之处甚多，搜寻也极为

不易，我们汇总整理成了一个简表以供大家查阅参考。
表 ２　 汉语方言普查综合性成果概况

省
（区市）

调查点
／县级

书名 册数 署名 时间
印刷出版

情况
备注

河北 １５５ ／ １６５ 河北方言概况 １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国
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
研究所编

１９６１ 河北人民
出版社

实际内容只是语音

山西 ９７ ／ １００ 山西方言概况 １ 山西省方言调查指导组编 １９６１ 油印本 词汇书稿未见

内蒙古 ２５ ／ ８６
内蒙古自治区
汉语方音概况
（一）

张清常 １９６３ 内蒙古
大学学报

仅 ５ 页。 原计划还
有三部分，未完成。

辽宁 ４７ ／ ５２ 辽宁汉语方言
概况

辽宁大学中文系语言教
研室

１９６３ 手稿 不详

黑龙江 ６４ ／ ７１ 黑龙江方言语
音概况

１９６４ 石印本 不详

上海 １２ ／ ２０
江苏 ６２ ／ ８１

江苏省和上海
市方言概况

１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
查指导组编

１９６０ 江苏人民
出版社

浙江 ７１ ／ ８８ 浙江方音集 ２
浙江省推广普通话工作
委员会、杭州大学中文系
方言调查组编印

１９５９ 油印本 收入 ５０ 点材料

安徽 ７５ ／ ７５ 安徽方言概况 １ 合肥师范学院方言调查
工作组编

１９６２ 内部发行

福建 ６７ ／ ７１
福建省汉语方
言概况 （讨论
稿）

２
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
导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
况编写组编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油印本

山东 １０３ ／ １１０ 山东方言语音
概况

１ 山东方言调查总结工作
组编

１９６０ 油印本

河南 １２３ ／ １２２ 河南方言概况
（初稿） １ 开封师范学院方言调查

研究室编
１９６０ 油印本

另有 《河南话与普
通话 词 汇 语 法 比
较》（１９５９）

湖北 ７６ ／ ７６ 湖北方言概况 １ 湖北省方言调查指导组
编著

１９６０ 油印本
实际内容主要是语
音

湖南 ８７ ／ ９０
湖南省汉语方
言普查总结报
告（初稿）

１ 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
语方言普查组编

１９６０ 石印本

广东 １０４ ／ １１３ 广东方言概况 １９６０ 手稿
不详。 由 广 州、 客
家、潮州、海南 ４ 种
概况汇编，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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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区市）

调查点
／县级

书名 册数 署名 时间
印刷出版

情况
备注

广西 ３９ ／ ７４ 广西汉语方言
概要（初稿） ２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１９６０ 油印本

四川 １５０ ／ ２１２ 四川方言音系 １ 四川方言调查工作指导
组

１９６０ 四川大学
学报

包括重庆，有单行
本。

贵州 ５２ ／ ８１ 贵州汉语方言
概要（初稿） １ 贵州省教育厅编 １９６０ 油印本

云南 １０８ ／ １２３ 各专州方言概
况

云南省教育厅、昆明师范
学院

不详。 另有 《云南
方音概况》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和《云南方言
概述》（１９８６）。

陕西 ９９ ／ ９９ 陕西方音概况
（初稿） １ 陕西省方言调查指导组、

陕西省教育厅编
１９６０ 铅印本

甘肃 ７６ ／ １０１ 甘肃方言概况 １ 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方
言调查室编

１９６０ 铅印本 收入 ４２ 点材料

３． 几点启示

大规模语言调查是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也不尽相

同。 从总体上看，我国近百年来所开展的大规模语言调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同时也存在一些缺憾。 其中，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全国语言方言普查和 ２０１５ 年起开展的语保

工程是世界上罕见的重大语言文化工程，值得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以吸取经验，避免教训。
在本节里，我们主要以全国语言方言普查和语保工程为对象，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和讨论。 希

望这里归纳的经验教训能对今后开展同类工作有所启示，同时也可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开

展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３．１ 顺势而为，准确定位

大规模语言调查任务艰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要想顺利实施，并取得重大成就，必须

要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顺势而为，借力而行。 不过语言毕竟不是国计民生，很难上升到国

家急需或重大战略的高度，但历史上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时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国家

的头等大事，而语言文字的规范和统一是达此目的的重要前提和手段。 于是，现代汉语规范

化、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摸清少数民族语言状况、创制改进少数民族文

字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 例如，１９５５ 年举行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

术会议，１９５６ 年初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１９５６ 年 ２ 月 ６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

通话的指示》，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汉语方言普査工作的指

示》。 周恩来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 据孙宏开（２０１５）：“１９５６ 年春，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出

发在即，在中央民族学院举办训练班，周恩来总理两次亲临训练班看望大家，给所有师生以巨

大鼓舞。”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

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

案三大任务。 《关于汉语方言普査工作的指示》中甚至提出要“把方言调查当作一项政治任

务”。 语言文字工作尤其是语言调查工作受到如此重视，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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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形势下，全国各省（区市）教育厅、各高校和广大语言方言工作者迅速行动起来，汉语

方言部分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全国 １８００ 多个点的调查，少数民族语言部分用 ４ 年时间就

完成了全国 ４２ 个民族 １５００ 多个点的调查。 且不论调查质量如何，光从工作量来说，以当时的

专业力量和物质条件，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和行政支持，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语保工程则遇上了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语言濒危现

象日益严重，语言保护已成为世界性课题，联合国及许多国家对此都极为关注。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把 １９９３ 年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并启动“世界濒危语言计划”，连续发布“世界濒危语

言地图”，同时还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语言文化保护的宣言和公约，例如《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２００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２００３）、《关于普及网络空间及提倡和使用多种语言的

建议书》（２００３）、《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２００５）。 联合国则把 ２０１９ 年定为

“国际本土语言年”，接着又把 ２０２２—２０３２ 年确定为“国际本土语言十年”。
我国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高速进程中，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

生变化，许多语言和方言趋于濒危或面临消亡。 这种严峻的形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社会

大众的忧虑，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２０１１ 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
次提出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号召，２０１７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则提出了“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加强少数民族语

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的指示。 ２０２０ 年，在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召开之际，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要求：“保护

开发语言资源。 大力推进语言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科学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 ……建设完善国家语言资源数据库，促进语言资源的开放共享。 建设网络中国语言文字

博物馆。 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打造语言文化资源展示平台等标志性成果。”
２０１４ 年初，国务院有关领导对汉语方言保护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指出汉语方言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载体和地方历史文化的见证，是宝贵的文化财富，要加强对其的研究、总结，不能使之

消失，这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盾。 并要求要作为抢救工程，制定时间表，切实做好汉语方言和

少数民族语言的整理，包括方言故事的收集，对外国人所进行的对我语言的搜集要注意依法应

对。 ２０１５ 年，语保工程应运而生。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形势，两次大规模语言调查的定位全然不同。 汉语方言普查的目的非

常明确，就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 正如丁声树（１９６１）所指出的：“这次汉语方言普查有鲜明的

为当前政治服务的目标，为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服务。”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的直

接目的是为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同时也起到掌握语言国情，为民族识别、制定民族语文

政策服务的作用。 二者的总目的乃是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和统一，提高各民族人民文化教育水

平。 语保工程的主要目的是抢救性地调查记录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由于定位科学准确，全国语言方言普查和语保工程都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并取

得巨大成功。 至于后来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命途多舛，那是另外的问题了，与普查工作无关。
３．２ 统筹规划，规范实施

要开展大规模语言调查，尤其是全国性的大工程，做好统一规划和顶层设计，科学制定工

作规范标准，并严格管理实施，毫无疑问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如果没有规划规范，根本

就寸步难行。 如果规划不周全，规范不完善，也会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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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保工程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重视顶层设计，统一规划规范。 在工程正式启动之前的 ２０１４
年，国家语委就组织专家开展工程的全面论证，论证工作持续一年之久。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

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全面、完善的顶层设计方案。 该方案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全局性，二是前

瞻性。 全局性是指面向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语言、各方言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规范标准，做
到地区和语言全覆盖、汉语和民族语同步、语言本体和口头文化并重。 前瞻性是指立足当今最

新技术手段，面向未来，谋求长久保存和使用，例如除了传统的文字音标记录以外，还充分利用

音像摄录手段收集高质量的音像语料，实现“音像图文影”五位一体的语料采录展示方式。
语保工程坚持“统一规范”“标准先行”的原则。 在工程启动之前和开始之初，就在以往工

作的基础上，研制了一系列适用于语保工程的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工作规范包括立项、培
训、试点调查、中期检查、预验收、验收、结项、入库等各环节工作的具体规定，技术规范包括调

查表、调查规范、语料整理规范、音像加工规范、属性标注规范、成果编写规范以及专用摄录软

件、校验软件、标注软件等相关技术软件。 所有规范经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审定后，作
为正式文件编印成册，统一下达至各地教育和语言文字管理部门、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遵照执

行。 其中《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中国方言文化典藏调查手册》纳入国家语委

Ａ 系列绿皮书（软性规范）出版并广泛使用。 这套复杂的规范标准系统对语保工程各方面、各
环节的工作都做出了严格、明确的规定，保证了专业技术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一致性，杜绝

了无据可依、各行其是的现象。
为保证语保工程高效、优质完成，有关部门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管理办法，例如《中国语言

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

程资料使用管理办法》《中国语言资源集（分省）实施方案》等，并严格按制度实行管理。 在工

程一期期间，共举办全国层面的专业培训班 ５７ 期，对核心专家、项目负责人、调查团队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总计达 ４７００ 余人次（各地举办的二级培训未计在内）。 共组织

巡检 ２５ 次、中期检查 ６８ 次、预验收 ７３ 次、验收 ７３ 次。 在语保调查课题的实施过程中，设立了

培训、巡检、中期检查、预验收、验收等环节，每个环节均有会议、有反馈、有回头看。 每年就中

期检查、验收结果形成通报，由教育部语信司发至各省（区市）语言文字管理部门和项目负责

人，对课题完成情况优良者提出表扬，对完成情况差的提出批评，对验收不合格或未能按时完

成的课题做出撤项处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汉语方言普查也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调查表，举办了多期培训班，还

编印了《汉语方言调查手册》《汉语方言调查简表》《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调查词汇手册》《古
今字音对照手册》以及《汉语方言调查字音整理卡片》（共 ２１３６ 张），因而从总体上保证了普查

工作全面快速的开展。 但从整个实施过程来看，全国层面的统筹规划和管理力度明显不够，似
乎基本上是由各省（区市）教育厅自行管理，各地专家自行开展。 因此，各省（区市）的工作进

度、完成质量、资料整理和成果出版等情况差别也很大。 例如，拿调查点来说，国家要求一县一

点，安徽、河南、湖北、陕西等省做到了一县一点，但内蒙古在 ７２ 个县级点（未计纯牧业县）中
只调查了 ２５ 点，广西在 ７４ 个县级点中只调查了 ３９ 点。 又如省区方言概况的编写，按理说全

国应有统一的要求和规范，但从今天所见书稿来看，各省区的篇幅、内容、质量差异悬殊，例如

福建、江苏（含上海）均达八九百页，而河南只有几十页，内蒙古已发表的则只有 ５ 页；有的包

括语音、词汇、语法，有的只有语音；有的有单点音系，有的无单点音系；有的有方言地图，有的

无方言地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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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可能与管理体制有关，汉语方言普查是由高教部、教育部和中科院语言所三

家单位联合牵头，由各省（区市）教育厅分头实施的，在最高层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统筹全国工

作的主责单位和负责人。 相比之下，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方面的情况就要好一些。 国务院文件

中明确规定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负责作出创立和改革文字的初步设计”，少数

民族语言的普查和文字创立改革工作都是由该所组织开展的，他们能够编写出系列性、成系统

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也就不奇怪了。
３．３ 整理利用，持续发展

大规模语言调查工作完成之后，会得到一批数量庞大的原始语料。 及时对这些调查材料

进行整理、加工，产出可供政府部门、社会大众和学术界使用的成果，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但由于各种原因，有的项目在调查结束后，未能继续跟进相关整理加工工作，致使调查材料长

期束之高阁，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散失，造成极大的浪费，留下永远的遗憾。
语保工程一期对全国各语言方言开展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抢救性调查记录，获得了海量

的第一手原始语料。 这批语料具有唯一性和不可迭代性，是无价之宝，亟待进行整理利用。 为

此，在圆满完成一期（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建设任务后，紧接着开展了为期 ５ 年的二期建设（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年）。 二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语保工程调查收集的语言资源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加工和

全面深度的开发应用，建成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语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产出系列标志性成

果。 具体而言，包括语言资源汇聚加工和开发应用两大部分。 汇聚加工部分包括对一些持续

濒危的语言方言开展调查保护，对工程一期所收集的语言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加工，并对

现有的数据平台进行改造升级。 开发应用部分包括编写出版语言资源集、濒危语言志等一系

列标志性成果，建设语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开发语言文化产品，提供多样化的语言服务。
“北方话基本词汇调查”项目在完成调查任务后，随之召集了一支精干的队伍，花了两年

时间对调查材料进行汇总、分析、筛选、登录、查对、补充和审订，又花了两年时间进行书稿编纂

和校对。 整个过程历时 ６ 年，可谓一气呵成。
“汉语方言地图集”项目的调查时间为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但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起

就开始了资料整理（包括录入、校对）、数据库建设和图目编写工作，至 ２００６ 年底完成。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１２ 月，花了一年时间进行分类和画图工作，全部画图工作于 ２００７ 年底完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正式出版《汉语方言地图集》。 就地图集本身而言，工作节奏是连贯紧凑的。 但是，有一

项很重要的相关工作却迟迟未能完成，这就是与地图集配套的《汉语方言语料集》。 由于版面

和容量的限制，方言地图上只能反映最重要的、经过提炼归纳的语言特征，而难以容纳更多、更
详细的语料。 为了弥补地图的不足，原计划在地图集出版之后组织力量编写《汉语方言语料

集》，把调查所得的全部语音、词汇、语法材料以列表对照的形式或以数据库的形式提供给研

究者使用。 然而，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计划搁置至今，每当思及则不免耿耿于怀。
赵元任和“中研院”史语所开展的汉语方言调查是我国第一次利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对各

地区方言进行系统调查，所得材料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然而，由于时处战乱年代，调查、整理和

核实工作都面临很大困难，当时只整理出版了吴语和湖北两种成果，湖南、云南、四川等省的调

查报告直到三四十年后才在台湾出版，白涤洲先生调查的陕西关中方言因白先生在调查次年

便不幸去世，后来由喻世长先生整理出版，其他地区的调查材料命运如何则不得而知。
全国语言方言普查可谓是速战速决。 汉语方言普查结束后，立即编写出了 ３００ 多本各地

区人学习普通话的手册，自 １９５９ 年起部分省（区市）又编写了约 ２０ 种省区方言概况，至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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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方言调查报告有的是工作报告，有的是同音字表，估计是随着调查同时完成的。 例如甘肃，
至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两个调查工作组分别写出了 ２２ 份工作报告和 ４２ 份工作报告（张文轩，２０２０）。
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方面，“对调查所得资料，开展了初步整理和研究工作。 各工作队基本上都

完成了各方言点之间的比较研究，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写出了方言调查报告初稿” （孙宏开，
２０１５）。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语言调查，后续整理、研究和开发应用工作是极为繁重的，也是大有可

为的。 尹虎彬（２０１９：１８）指出：“迄今为止，大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调查资料，目前只刊布了其中

的一部分，尚有很多材料有待整理、刊布和深入研究。”然而，“１９６０ 年以后，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和精简机构等原因，资料的整理和编写工作都停了下来”（宋学，１９８０），随之而来的是“文革”
十年浩劫，加上近几十年里频繁的机构分合、高校搬迁、人事更迭，普查的原始资料，包括调查

卡片、手稿、油印稿，不断散失。 以致我们今天不得不像考古工作者一样，四处搜集碎片，补缀

还原。 至于像广东那样，本已汇编成 ４０ 多万字的《广东方言概况》书稿，交给广东省方言调查

指导组保管，但还没能印出来，就已将原稿丢失（李新魁，１９９４：２０），只能令人抱憾永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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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ｔ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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